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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潭水深千尺 

——江明院士兴化行 

 
 

□陈麟德 

“少不如人今老矣，双白鬓，有谁怜？”（《唐多令·思归》）这是乡先

贤郑板桥的怨嗟之言，自谦之词。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位执教鞭四十载，写

笔记百万言，伴三更灯影，听五夜鸡声，历经坎坷碌碌无为的人来说，算得

上是最好的自白。但何曾想到还有名满天下的精英惦记着我呢！ 

10月 15日晚，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博导江明学兄自沪来电，云 20日赴

扬州，参加江苏省扬州中学 110周年校庆活动，21日来兴化看我。我再三恳

辞：不佞，下驷人也，一介草民，一领布衣，何德何能，敢劳院士屈尊枉顾！

然而，老同学其意甚坚。我们虽仅同窗一载，而童稚相知，一往情深。他深

知我以往拂逆之来，咎非自取。平生囿于狭仄的空间里，却自强不息，老而

弥坚，超负荷地作出别人不以为奇而我却竭尽全力取得的微薄成果，得来殊

为不易。友朋虽多，知心者鲜，恭敬不如从命，我期待着少小即离别，白首

再重逢。 

我与江明学兄是抗战胜利后的 1946年在江苏省立扬州实验小学（梅花书

院旧址）的同窗。彼时文化古城扬州中、小学有两块牌子：中学数省扬中，

小学推省实小。省实小学生投考省扬中，录取率居扬城诸小学之冠。教职员

部分为兴化籍，校长金应元，字节山，为兴化金家花园巷内世代书香的金氏

后裔，五师毕业，上世纪 30年代历任沭阳、涟水、兴化县教育局长，《民

国续修兴化县志·秩官志·表五》有载。他治校有方，爱校如家，载誉维扬，

蜚声教坛。多次受到省厅嘉奖，连续晋级。当时的教育厅长特亲临扬州实小

视察，称金校长为全省实小校长中之执牛耳者，并委托他衔命往西南各省考

察教育。解放后，金校长应南京实验小学校长、后任南京师范学校校长、小

教专家马客谈先生之邀，在南京师范任历史教员，1964年因中风逝世于常州。

教导主任刘椿年，兴化学者、时思小学教员刘建侯先生之哲嗣，解放后任兴

化师范、高邮师范教师，十年浩劫中在高邮宋桥中学任职时不幸遭迫害遇难。

我和江明兄所在的秋四（甲）班，级任导师刘永娴先生，系刘主任之从妹，

省立镇江师范毕业，循循善诱，严而有格，我们都很敬爱她。我是插班生，

一名只受过几年私塾教育而没有进过学校的儿童。刘老师把我安排与江明同

桌，用心良苦，直到她晚年才告诉我：一是让受过正轨学校教育的江明作我

的表率，二是便于她对我们的精心培育。既把我们看作她的学生，又把我们

看成她的师弟。说来也凑巧，江明学兄之令尊江轸光先生为刘老师在镇江师

范的美术老师，先严陈仁山先生（朱自清先生在扬州府中学堂同窗）为刘老



师在兴化时思小学的启蒙老师。刘老师晚年跟我们通信，均以“师弟”相称。

我和江明同桌虽仅一年，想不到总角之交竟延续到皓首苍颜，相知逾甲子。

除了“雾塞苍天百卉殚”的“文革”，鱼书欲寄无由达，十年生死两茫茫，

彼此不通音问。改革开放以后，我从扬州国画院辗转找到其妹江和，恢复了

联系。 

江明学兄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后留校任教，追随于同隐教授创建复旦

高分子专业。改革开放后，通过选拔考试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化学系深造，成

为首批访问英国的学者。回国后在《聚合物》等科技刊物连续发表 9篇系列

论文。1987年获“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按新编《辞海·王

葆仁》词目称“江苏扬州人，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院

士）。毕生从事有机合成和高分子合成研究，主持制定中国高分子科技发展

规划，是中国高分子科技的奠基人之一”。获此殊荣可谓发轫伊始，此后，

捷音频传，硕果累累，接二连三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2005年当选中科院院士。曾多次聆听胡锦涛总书记的教诲，

并有幸近距离一睹总书记的风采。 

老去尚多情，相思直到今。江明学兄枉驾下顾，使我兴奋得彻夜难眠，“白

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我翻看他多年写来的书信，想到了在梅

花书院的情景。儿时喜读书，不喜唱歌，偏偏教中低级音乐的鲍训善老师却

是太老师鲍娄先先生的掌珠，我不敢怠慢，只好勉为其难的应付，常充南郭

先生。一次考试独唱，终于露出了滥竽的真面目，遭到了鲍老师的训斥。 

得友人之助，21日我驱车往车站迎接江明兄妹。“乍见忽惊毛发老，相

看独有雪霜悬。”渴别六十六载，一朝相聚，其中酸甜苦辣，自在其中。中

午，我在兴化百年老店养和园略治菲酌，除拙荆、长女作陪外，还招延二三

知己，旧雨新知，乐也融融。大丰市政协原副主席，现任施耐庵研究会会长、

老同窗刘兆清先生还从百里外赶来助兴，兴化市历史学会莫其康会长亦应邀

赴宴。此前，我把莫会长上月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的大作《四绝长才 粹

然学者——怀念喻蘅先生》复印数份，文中有复旦苏步青等诸名流合影，皆

为江明兄之同侪。下午，我陪江氏兄妹瞻仰郑板桥纪念馆和故居、刘熙载纪

念馆及陈氏五进士府。江明兄对板桥书画饶有兴趣，殆非偶然。其尊大人江

轸光老伯，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为刘海粟大师弟子，并两度受业于江南书

画名家吕凤子先生，得吕氏之真传，后留日在东京工艺学校和帝国美术学校

从事工艺教学和中国画史论探索及研究。抗战胜利后，与陈含光、鲍娄先先

生等组织扬州著名书画团体“涛社”，复兴绘画艺术。江丈书画兼工，画则

山水、花卉皆能，集中国画、西洋、东洋画于一体，不少写扬州景色，乡土

气息浓郁，如《瘦西湖上》、《荒冈新样图》、《扬州西园曲水》等。书则

偏重行草，基础“二王”（羲、献父子），如《郑板桥题画诗句联》：“春

夏无所争荣，秋冬亦不摇落”，系 1984年夏初再客泰州书赠外孙马育平的，

老人认为“二语虽不惊人，然其含义颇耐深思，”反映祖对孙“实有厚望

焉”。老人以松柏翠竹之节操激励后昆立志，高瞻远瞩，语重心长。江丈为

首任扬州国画院院长，该院寓教学和创作为一体，与王板哉、何庵之、李圣

和、吴砚耕、宗静风等画师一起，为繁荣扬州书画，厥功之伟，固不可以一



时、一事论之。在板桥纪念馆，兴化形象大使、作讲解的博物馆长高春丽请

院士题字，江明兄挥毫写下了“人间自有真情在，六十六载喜相逢”，并邀

我一同署名，还在高馆长珍藏的名人留言册页上签名。在瞻仰五进士府时，

我向老友介绍了五进士中有死于王事者，有勤政爱民者，有深研周易、经史

著作等身者，更有为《水浒》作者施耐庵后裔撰《施氏族谱序》者。江明兄

问我儿时起居何处？我把二十年（1936-1956）朝斯夕斯的老屋指给他看，

主客徘徊久之，晚宴后依依惜别，我不禁想起江淹《别赋》中的名句：“明

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古人云“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何况不知何日归”！ 
 

 


